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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寒

走进雪舞寒冬，天地苍茫的浪漫境界。
记忆，挂着无限想象，凝成美轮美奂

的圣洁。
无边无际的空旷，仿佛一无所有，却

又无所不有。
空气，被冰雪过滤后，只剩下清新。

草的呓语静美如诗的轻柔。

草原的黑土地，被冰雪覆盖，构筑成
梦幻般的童话。

雪，只一种色彩，就把红尘描绘得如
此绚烂。

草随风舞，那踏雪寻梅的浪漫，在雪
地成了一种最原始的祈盼。

圣洁，覆盖了尘世的繁华与喧嚣。

无限遐想，在冬的怀抱中闪亮。太
阳是一轮温暖的守望。

雪地上，任由草梢独舞。掬一捧雪
花的冷冽，让心沉静，

圣洁成诗意的水多情的云，纷飞如
飞絮如落花，令冷漠燃烧火焰。

静静地，用圣洁的身身躯拥抱大地。

雪，从北方漫过，在通往春天的路上。
我站在风景之外，心中也安放着一

个春天。
前方，有暗香漫过雪野，在草梢上涌动。
轻叩冬的门扉，傲然挺立于冬的枝

头，点亮了我心中的春天。

春天，暗香含笑

疏影，暗香。

情思，柔柔地拔节。
树枝上，经年的一阕词根，踮起脚

尖，摇曳出枝头懵懂的情绪。
微风，搅动着生命的血液，花径是日

子的体内膨胀出的隐忍。
你说春光染过的色彩里，缠绕着花

开的一行行诗句。
我终于，在一夜丝丝缕缕的细雨中，

找到了你埋下的深情厚谊。

密林，含笑。
光影，穿越一个冬季。
远山的想象，爬到万朵桃蕊之上，撩

人的春色，滴淌嫩嫩的相思。
一轮皎洁的明月，透过诺言深处，描

募风情万种，窥探残枝的揣想。
季节的呐喊，划开镜中花水中月，深

藏的鸟儿的轻鸣声声。
洞穿了，整个朦朦胧胧的春季的黎

明，唤醒了山村疲惫的沉睡。

风中，沾满了情愫。
细雨，轻抚去残冬。
季节里，一江春水荡在心上，荡开含

苞待放的日子。
小草，眨着眼东张西望。月光，走着款

款碎步，枝头便摇晃起乍暖还寒的畅想，一
任柔润的心肠爬过冰消雪融，爬过细雨滋
润的土地，爬过小溪和花径⋯⋯

季节的门扉洞开，浣纱的玉指间夹
起一缕清凉，于是，春天醒来！

草原，圣洁的雪野（外一章）

□王太生

我租住的房子在五楼，这个角度，不
高也不低，春暖花开时，正好听一窝麻雀
在檐下啁啾。

人生有许多半雅半俗的事。比如，夏
天在树荫下啃一口西瓜，秋天在桂树下闻
香，冬天在老澡堂里烫脚丫子。前两样姑
且不说，后一种，不是身临其境不能意
会。老澡堂里，头池水，咕噜咕噜，烫脚
丫，才是至真的大俗和大雅，俗是其粗拙
的动作和形体语言，用一条脚巾，蘸滚烫
的水，在大脚丫子搓来蹭去。烫脚的人呲
牙咧嘴，快活过瘾，这时候的“雅”是一种
内心的恬淡，身心的自在飘逸。

吾乡多水，澡事兴盛。从前，小城之
内，大小澡池凡数十家。城中有一澡堂，名

“雅堂”，那时就很迷惑，澡堂子明明是烟茶
缭绕，水雾腾腾，三教九流，嘻嘻哈哈的极
俗之地，为何偏偏称雅？后来才明白，澡客
们在池水里泡去一天的疲惫和烦恼，皮肤
散着热气，驱除寒凉，洗浴之后，一身轻松，
大有重新投胎换骨之感，至俗之后至雅。

关于老澡堂子，汪曾祺在《草巷口》
中说，正月初一到初五不开业，初六日有

“菊花香水”。为什么是“菊花香水”而不
是兰花香水、桂花香水？汪先生说：“我
在这家澡堂洗过多次澡，从来没有闻到
过‘菊花香水’味儿，倒是一进去，就闻到
一股浓重的澡堂子味儿。这种澡堂子味
道，是很多人愿意闻的。”

在汪先生的眼中，“有些人烫了澡，
还得擦背、捏脚、修脚，还要叫小伙计去
叫一碗虾子猪油葱花面来，三扒两口吃
掉。然后咕咚咕咚喝一壶浓茶，脑袋一
歪，酣然睡去。吃一碗滚烫的虾子汤面，
来一觉，真是‘快活似神仙’。”

一些赏心乐事，多半是雅俗兼半。
王安石有一首诗，“青山扪虱坐，黄

鸟挟书还”。春天到了，先生悠然坐在太
阳底下吹风，挠痒痒，面对青山，不时从
身上摸出几只小虱子来，看着鸟在天上

飞，心里的那份美美的滋味，真是只可与
君子语，不可与俗人言。

半俗半雅，是半文半白；是半现代半
古典；是哼着民间小调，又唱美声。初
春，我去拜访一个朋友，手不能空着，我
知道朋友不喜欢礼物的俗，却在乎情义
的雅，顺便在路边折一枝腊质鹅黃、冷艳
幽香的腊梅花送给他。

半俗半雅，不论是躺在酒店的沙发床
上，还是乡野的稻草堆上，都同样呼呼入
睡。我认识的鲁小胖子，在山中游玩，几
个人夜晚投宿农家，铺不够睡，他睡在地
板上。鲁小胖子在微信上说，他是一个80
后士大夫，又说他是一个诗人、青年评论
家。有一次，我和小胖坐在江南古镇上吃
肉包子，小胖将自己坐在街头鼓着腮帮吃
包子的图片，传到微信群里，还对一个人
说，来呀来呀，快来吃包子！

雅是人的一面，俗是叧一面，就像一
张纸的两面。

正襟危坐是雅，跷着二郎腿是俗。一个
人既正襟危坐，又跷个二郎腿，是半俗半雅。

有个朋友，在生意场上谈天说地，回
到家中，还是要搛臭豆腐，喝半碗糁儿
粥。雅是一件外衣，俗的是内心，是脾气
和本性。一个人，对世俗生活的真爱，是
装不出来的。

尘世间，诸事万种，孰俗孰雅？
有人觉得，在朝是雅，在野是俗；当

官是雅，做民是俗；品香茗是雅，饮大麦
茶是俗；娴静是雅，颠狂是俗。

也有人把大雅的事，看作大俗；将大
俗的事，看作大雅。雅和俗，在每个人的
眼里，标准不一。

古人有《半字诗》，“半水半山半竹
林，半俗半雅半红尘⋯⋯半醒半迷半率
直，半痴半醉半天真。”真的把个雅和俗
都看透了。

半雅半俗
□鲍尔吉·原野

每年近春，我脑子会冒出一个
念头，内心被这个念头诱惑地高瞻
远瞩，双腿奔忙如风火轮。静夜想，
我想我可能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年
华从此不虚度。但每次——已经好
几次——我的念头被强大的春天所
击溃，我和我的计划像遗落在大地
上的野菜一般零落不足惜。

我的念头是寻找春天从哪里开
始。这不是一个伟大的计划吗？当然
是，但是春天到底从哪里开始的呢？

众人所说的春意，对我住的地
方而言，到了三月中旬还没动静 。
大地萧索，上面覆盖着去年秋天戗
伏的衰草，河流也没解冻。但此为
表相，是匆匆一瞥的印象，是你被你
的眼睛骗了。蹲下看，蒲河的冰已
经酥化起层，冰由岩石的白化为鸡
蛋壳的白。它们白而不平，塌陷处
泛黑，浸出一层水。底层的河水与
表面的冰相沟通。这是春天的开始
吗？好像不是，这可算春天来临之
前河流的铺垫，距人们所说桃红柳绿
相距甚远。或者说，这是冬天的结
束？说当然是可以这么说，然而冬天
结束了吗？树的皮还像鳄鱼皮一样
灰白干燥，泥土好像还没活过来。我
读一本道家谈风水的书，书上说阳春
地下有气运行。大地无端鼓起一个
包，正是地气汇聚所致。此时看，还
看不出哪个地方鼓起土包。

有一件事我们要厘清：塞地冬
季的结束与春天到来会分明吗？这
事说不好，谁也不敢定。冬天有多
少种迹象代表冬？春天有多少种迹
象代表春？我们作为渺小的人类真
的说不清。你说冬天有白雪，然而
春天有春雪。大自然或曰天道不会
把季节安排得像小学一年级、二年
级那么清楚。

大地寂寥，现在是三月下旬，四
周依旧静悄悄。田野没有绿衣、野
花和蝴蝶。大地仿佛入定了，没谁
能改变它。谁能让这么大一片土地
披上新装，谁能让小鸟翻飞缭绕，谁
能让小虫在泥土上攀爬，谁能让毫
无色彩的大地上开遍野花。渺小的
人类不能。所能者只有春天。在这
个时刻瞭望春天——假如他从未经
历春天的话——会觉得春天可能不
来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回想往
年的春天每每像不来了，每每却轰
然而至。它之到来如卸车，卸下无
数吨的青草，更多吨的绿叶，一部分
吨的鲜花，更少吨的小鸟、甲虫和云
母片一般天上的轻云。那是哪一天
的事，我确实记不得了。这只是某

一天的事，是去年春天的事，是往
事。

作为一个悭吝的人，我不情愿
让春天就这样冲过来了事，不如捕
捉一些线索，看它怎样动作。我住
在城市的远郊。此处无所有，聊备
大野荒。道路两厢栽着桃树、杏树、
樱花树等应有尽有一切树，花树与
撂荒的土地构成史前时期的粗粝地
貌，却使我感到十分美好。我在荒
地上奔走，虽不种地但比种地的农
民还忙，我要找眼前哪怕一点点绿
的痕迹，没有。坐下来歇息时，却见
柳条软了，柳枝在褐色外面敷盖一
层 微 黄 。 我 跳 起 来 去 看 那 黄 的 柳
枝，此色如韩愈所说“近却无”矣。
手在地上抓两把土，土松软，并有潮
湿的凉意。

春天在某一个地方藏着呢。它
藏在哪儿呢？地虽大，但装不下春
天。天上空空如也，也藏不了一个
春。我如果没误判，春藏在风里，它
穿着隐身衣在风里摸一下土，摸一
下河水，摸一摸即将罗列蓓蕾的桃
树枝——以此类推——摸一摸理应
在春天里苏醒的所有生物含蚂蚁。
这就像解除了缚束万物的定身法，
万物恍然大悟，穿上花红柳绿的衣
衫闯入春天。

三 月 末 ，我 赴 长 春 逗 留 两 日 。
回来一看，糟了！荒地的低洼冒出
了青草，大地悄悄流淌着青草的溪
流 。 它 们 趁 我 不 备 ，搞 了 一 场 偷
袭。我走过去，蹲下，连哭的心都有
了 。 这 才 两 天 的 事 ，你 们 却 这 样
了。我本想让青草在我眼皮底下冒
出来，接受我的巡礼与赞美，我却去
了长春。知道这个，我去什么长春
呢？青草——我本想对它们说我待
你不薄，细想也没对人家怎样就不
说了。大地之大部分仍被白金色的
枯草所占领，但每一块枯草下面都
藏着青草的绿芽，它们是今年的春
草，无所畏惧地来到了世上。

我知道春天并非因我而来，却
想知道春的来路，然而这像探寻时
间的起点一样困难。相对论说明：
时间的快慢取决于物体穿过空间的
运动的快慢以及它们靠近通过引力
牵引它们的大质量物体的程度。量
子力学显示：在最微观尺度下，事物
的实质和存在变得很奇怪，比如两个
粒子可以以某种方式纠缠起来，且不
管两者距离有多远。我尽可能通俗
地引用物理学论述，但足以说明所谓

“时间”是一个含糊的表达，它没有开
始，同样没有开始的还有春天。

归来两日，大地每日暴露一些
春的行跡。桃花迟迟疑疑开了，半
白半红。而没开的蓓蕾包着深红的

围脖。连翘是春天的抢跑者，举着
明黄的花瓣，堂皇招摇。若醒得早，
会听到鸟儿在曦光里畅谈古今。此
乃春之声。跑步时，我发现了一只
纽扣大的蝴蝶，紫色套金边。它像
不会飞，它却一直飞，离地 20 公分
许。我跑步掐表，本不愿停下，却面
对 这 只 今 春 第 一 只 蝴 蝶 发 了 一 阵
呆，它是蝴蝶还是春？春云呢，它是
那么薄。夏日里成垛的云，春天可
以扯平覆盖整个天空，如蚕丝一般
空灵。云彩们还在搞计划经济，该
多的时候多，该少的时候少，无库
存。这样说来，春天到了或基本上
到了。但春日并不以“日”为单位，春
不分昼夜。站在阳台看，草与木早上
与下午已有不同。刚刚看，窗外五角
枫的枝条已现青色，上午还不是这
样。春天之不可揣摩如上面说的，其
变不舍昼夜。夜里什么草变青，什么
花打苞，什么树萌芽完全处在隐蔽战
线，即便我头顶一个矿灯寻查也难知
详尽。春天太大了，吾等不知它的边
际在哪儿，也不知它在怎么搞，探春
不外妄想，知春更是徒劳。

今日，我骑自行车沿蒲河大道
往东走，没出两公里，见前方路边站
满了灼灼的桃花，延伸无尽。这阵
式把我吓得不敢再走。我只不过寻
找枝头草尖上面小小的春意，而春
天声势浩大地把我堵在了路口。春
天还用找吗？这么浩荡的春天如洪
水袭来，让我如一个逃犯面对着漫
山遍野的桃花警察不敢移步。我不
走了，我从前方桃树模糊的绯红里
想象它们一朵一朵的桃花，爬满每
一棵树与每一根枝条。它们置身一
场名叫“花”的瘟疫里无可拯救。再
看身边的杨树，它们虽不开花，但结
满了暗红的树狗子，树冠因此庞大
深沉。再看大地，仿佛依旧萧索，青
草还没铺满大地。我仍然不知春天
到还是没到，桃花占领了路旁，大地
却未返青。春天貌似杂乱无章，实
则严密有序地往外冒。春天蔑视寻
找它的人，故以声东击西之战术把
他搞乱套。用眼睛发现的春天似可
见又不可见，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人 是 搞 不 赢 的 。 我 颓 然 坐 在 杨 树
下，听树上鸟鸣，一声声恰恰分明，
而风温柔地拂到脸上，像为我做个
石膏模子离去。我知道在我睁开眼
睛之后，春色又进驻了几分，我又有
新的发现，这一切如同一个梦。

春如一场梦

□杨挺

春节过了。元宵节走了。数九
寒天去了。惊蛰、春分到了。南下
的阳光一寸寸地向北回归；北上的
暖风一缕缕地带来雨水。

千里冰封的黄河再一次开始流
凌，河水再一次挣脱束缚后放肆地
歌唱。沉默的阴山，积雪已经消融，
土石的颜色开始转暖，隐约青色从
褐色的山梁上渗出，把整条山脉都
带回到青铜时代。

我知道，此刻我站在一个新世
界的节点之上。山间的风，盘旋着
从石门河谷吹来；解冻的河水，带着
野 性 从 我 脚 下 流 走 ；“ 河 山 之
间”——一个让我心生敬畏的词语
跳出我的脑海，一个巨大的空间膨
胀在我的身边；一股惊涛拍岸的时
光在我的身边卷起千堆雪。

古人说“心为物役”，古人还说
“境由心生”。我默默地看着我要勾
勒的这座城市的地图，那片山水之
间的彩色图形，幻化出一幅蒙古盛
装 的 女 性 头 像 。 接 着 —— 景 深 退
远，呦呦鹿鸣，而后出现一派勾魂摄
魄的神奇幻境⋯⋯

这就是包头。一座黄河之北的
城市。一座我生活了多年的城市，
一座让我梦回的城市，一座让我欢
喜让我忧的城市，一座沉甸甸地伫
立在河山之间的城市。

面对这样一个宏大的主体，我
觉得我无法言说。我没有史学家引
经据典的考据，我没有地理学家万
水千山的抚摸，我没有民俗学家一
玩一物的把握，我没有文化学家以
启山民的辨析。前几年，余秋雨先
生说，包头的赵长城像一个个巨大
的脚印，在凄风苦雨中丈量着这片

土地的“文化的体量”。
一语中的，时光重来。在包头

城东阿善沟的大量文化遗存中，有一
件完好的双孔陶埙，古朴的泥土依旧
可以吹响，上古的音韵洞穿了五千年
的风烟；战国时代，赵武灵王在固阳
的山岭上肇始筑起了千里长城，石破
天惊，为万里长城划下第一段山石蜿
蜒；秦王扫六合，蒙恬率大军北击匈
奴，色尔腾山上又多了一道长城，箭
楼俯仰，砖石蜿蜒，成为了华夏民族
最早的家国情怀碑墙⋯⋯

后来的汉武帝，收复了匈奴占
去的失地，将统辖势力扩展到了阴
山之北，改秦九原郡为五原郡。昭
君出塞，一曲“出塞曲”传唱了千年，
现 在 的 黄 河 岸 边 还 错 落 着 被 称 作

“昭君墓”的土塬，迷幻着一个弱女
子的羞花容颜。北魏在阴山设置六
镇，最强大的怀朔镇，就在固阳县城
东北。唐大将李靖率兵于铁山击溃
突厥可汗。铁山即今天的白云鄂博
矿山。辽、金时期，汪古部就驻扎在
达茂草原，敖伦苏木古城是这一时
期的重要历史遗址。

到了明代，包头最重要的人物是
阿拉坦汗和三娘子。数十年间，他们
维护了祖国北疆的统一与安定。康熙
雍正年间，移民如潮，至清初形成村
落，谓包头村，属萨拉齐管。

时光荏苒，雨打风吹。该去的
去，该长的长。在我一次次想要描
绘河山之间的时候，发现语言是如
此的艰涩和苍白。

河山之间——河流在此舒展起
来，山脉在此延展起来，草原在此平
展起来，城市在此拓展起来，歌声在
此招展起来，心情在此开展起来，生
生不息，千秋永续。其中味道只有
融入其中才能体会，可能需要一生
一世，也许更多。时空迢迢，目力所

限。所以我只能以梦为马，纵横在
河山之间。“敕勒川，阴山下。天似
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一首《敕勒歌》让
千年的诗人们没有了颜色，让敕勒
川 景 色 天 下 流 传 。 风 云 流 转 的 岁
月 ，奠 定 包 头 这 块 土 地 的 粗 犷 基
因。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很少有
像包头这样的城市之路。在时代力
量和政治需要的推动下，基因突变
地造就了一城多样的城市，工农牧
商、东西南北，就像一片神奇的土地
绽放出让人惊诧的花海绚烂。

别来江海事，语罢暮天钟。该
去的去，该长的长。在我一次次想
要描绘河山之间的时候，发现语言
是如此的艰涩和苍白。

于是，在勾勒出河山之间轮廓
之后，我觉得对于山水，其实是可以
写成另外一种形态的，换句话说，就
是杯中山水或是心中山水。人的内
心是极其伟大的，有形的河山都可
以在一思一想、一颦一笑之间变成
故事、画卷、歌声、诗句，以及无声胜
有声的缄默。在这个时候，我再一
次明白——表达只属于表达者，和
喧哗与骚动无关。河山之间，生生
不息，心中山水千秋永续。其中味
道只有融入其中才能体会，可能需
要一生一世，也许更多。

河山之间，家园故城，草原晨曲
响彻八方，双翼的神马蹄声天外 。
这就是包头，一座沉甸甸地伫立在
河山之间的城市，对我来说，一个人
的城市就是全部了⋯⋯

河山之间

散文诗
塞外诗境

生长 佚名 摄

我的家园我的梦
亮丽风景线·

且听风吟

大家视界

□马端刚

一
冒着雾霾，穿过钢铁大街
手中握着你的名字，想起了一场雨
蓦然盛开的花朵，听见了疼痛的声音
窗口堆积着春的气息，落在脸上
一颗颗精灵，在夜色里舞蹈
暗香溢出，若隐若现
曾经失散，今日相逢
从前世到未来，河流蜿蜒至今
你总是担心，思念如潮水涌动
最终湮没了夜色，湮没了身体
在黎明的呢喃里，阴山一寸寸长大

二
黯淡的光影里，痛苦渴望着幸福
那么近，那么远
老树未发新芽，新苗等待滋润
在阴山，高贵落下来，孤独落下来
大大小小的石头，潜伏在包克图
世界的很多伤痛，经历春夏秋冬
只剩下瘦骨嶙峋的模样，抬头的瞬间
忘记了他们的名字，鲜为人知的故事
这时你点燃月亮，在古老的院落里
被遮蔽的黑暗，汹涌着，怒吼着
暮春的天空，像一个患了相思病的女人
不分日夜，坚守着自己蓝色的身体

三
花儿含苞待放，街道渐暖
如你所愿，窗外的雨不停地下
夜的深处。渐渐打开的芬芳
虚无或者真实，小店弥漫的蒸汽
星空，笑脸，小心地触摸着眼眶
淡淡地，轻轻地，被豢养的声音
从一条路，一颗心飘出来
那一刻，在黑白的琴键上
找到了善良，找到了爱情
也相信，生命是如此璀璨
相互注视的时候，泪水悄然滑落
静静滋养着春天，滋养着万物

滋养春天

□牛敏

一
吹开桃花的风
吹开樱花
一笔带过疑虑的心情

燕子、燕子
乘着心的翅膀
来到四月京城
春光四溢你是谁的女人

胸前的小香包，掏了又掏
掏出孤单，掏出妖娆
掏出色彩绚丽的阳光
唯独藏起春夜里的蜜糖

二
一夜之间，那么多小嘴儿
开始风清月白地交谈
那么多手势伸出蓝天的衣袖
在高枝上指点
燕子，燕子
心事盈盈，脚步纤纤
你的到来
让眼前的日子冰清玉洁

五瓣樱坐在枝头高高在上
为季节不明的京城照亮方向
一枝一叶，晾晒
自己的主张
春天，春天
不是季节，那是心情
面对一朵花儿的年龄
我洗心革面

春天里开放
春天里心碎
花朵依旧，摆开
晴朗的心肠
樱花，樱花
灵魂里飘飞的片片绝唱
我听见来至远古的飞翔
沿着身体里的陡峭直抵花香

三
踩着尘土，我在路上
天空的高处
你在飞翔

夜晚，你怀抱露水
花苞里安睡
黎明，怒放霞光

燕子、燕子
俯瞰四月花香
五瓣樱开满京华

一瓣樱花
一枚玲珑的心肠
那是男人渐行渐重的牵挂

樱花时节


